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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凌漾初《顾阿秀喜舍檀那物 崔俊臣巧会芙蓉屏》是话本小说中的经典名篇，小说在恩德、情谊、节 

操方面体现了强势的道德伦理修辞，并以复仇与团圆为引力线，使小说叙述充满遵从主流价值的安全感。因此， 

小说在作者、文本、读者等各个层面表现了这种道德伦理的运行轨迹。小说的这种道德伦理已经作为一种元语 

言对作者创作、文本运行 (包括人物行为)和读者解释构成压力。从表面看 ，这种局面是话本小说作为底端文类 

的生存压力使然，但从深层看，是中国文化的道德伦理传统构成了文化内部各种表达方式的元语言，是一种文化 

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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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阿秀喜舍檀那物 崔俊臣巧会芙蓉屏》(以下 

简称《芙蓉屏》)出自凌潆初《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十 

七，改编自李昌琪《剪灯余话》卷四，原文为文言文，凌 

漾初将其改编成白话，保留原文精华并进行细部刻 

画，对此孙楷第先生给予很高评价，“(原文)情文并 

茂。漾初译为白话，文亦可观。话本之平正通达而有 

关风教者也。然亦仅见矣。” 小说通过曲折感人的故 

事演绎了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恩德、情谊、节操，这 

种传统的价值观具有双重功能，其一是作为小说深层 

主题，其二是作为推进故事进程的隐性动力。确切来 

说，道德伦理作为小说的叙述策略，并在作者——文 

本——读者 的交流叙述链条中承担了叙述 的修辞 

功能。 

一

、道德伦理修辞的几个层面 

小说在古典文学中属于文类级别很低的文学体 

裁，话本小说作为通俗白话小说更是如此，因此，话本 

小说常常通过宣扬传统的价值规范来获得某种道德 

伦理的安全感。这同时也是通俗小说的通例。冯梦 

龙在《古今小说》序中指出： 

大抵唐人选言，入 于文心；宋人通俗 ，谐 于 

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 

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试今说话人 当场 

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 

刀，再欲下拜，再欲 决脏 ，再欲捐金 ；怯者勇，淫 

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小诵《孝经》、 

《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噫，不 

通俗而能之乎? 

冯梦龙把“通俗、教化、感人”等作为具有联系的 

核心观念在小说创作中予以贯彻，遂成为话本小说的 

核心创作思想。凌潆初《芙蓉屏》正是完美演绎了这 
一 核心思想，遂成为话本小说中的名篇，而比李昌琪 

的《芙蓉屏记》影响更为深远。小说通过隐含作者、人 

物、理想读者等几个层面来宣扬恩德、情谊、节操等传 

统道德伦理。 

其一，隐含作者层面。隐含作者是叙述学的核心 

概念，是美国著名学者韦恩 ·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一 

书中提出，是指隐含在作品中的作者形象，是作者在 

作品中的“替身”，是作者在写作时采取的特定立场、 

观点、态度构成其在具体文本 中表现出的“第二 自 

我”。“我们必须说各种替身，因为不管一位作者怎样 

试图一贯真诚，他的不同作品都将含有不同的替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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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不同思想规范组成的理想。正如一个人的私人信 

件，根据与每个通讯人的不同关系和每封信的目的， 

含有他的自我的不同替身，因此，作家也根据具体作 

品的需要，用不同的态度表明 自己。” 也就是说，作 

者会根据不同的接受者在文本 中设置 自己的形象。 

话本小说为了寻求道德安全感，必须使叙述者，即小 

说中的“说书人”与“隐含作者”在道德伦理层面达成 

高度的一致性，这样，作者、隐含作者与叙述者实际上 

处于重合状态。《芙蓉屏》即体现了这一点。 

隐含作者在文本中通过各种方式“显示”出来。 

作者通过议论、巧合设计、节奏把握等叙述策略来显 

示“自我”的存在。话本小说常常用说书人 口吻，如 

“话说”、“却说”等作为故事开头、转折的标记，《芙蓉 

屏》亦如此。同时在小说头回，叙述了宋朝汴梁王从 

事夫妇破镜重圆的故事，叙述者(即说书人)同时也是 

隐含作者，在头回结尾处议论道：“破镜重圆、离而复 

合，固是好事，这美中有不足处。”这里所谓“不足处” 

指的是王从事夫人已经失身。然后 自然引出芙蓉屏 

故事，因为该故事“又全了节操、又报了冤仇、又重会 

了夫妻”，这里的道德叙述很隐蔽也很 自然，复仇、节 

操等故事的核心观念其实含有丰富的道德伦理内涵， 

复仇是一种极端状态下的道德伦理，是冤屈者亲人对 

他们的最好报答。节操则为古代伦理观念极为看重。 

小说结尾托名的诗是隐含作者最为集中的道德伦理 

显示，三首诗歌宣扬了“高公之德、崔尉之谊、王氏之 

节”，也就是说，隐含作者通过议论手法“现身”，公开 

自己的道德伦理立场。这里面可以明显感觉到隐含 

作者的道德伦理立场以及叙事的教化 目的。 

其二，人物层面。《芙蓉屏》里出现了几种不同道 

德伦理取向的人物：杀人越货的强盗顾阿秀、忠贞不 

渝的夫妻崔英和王氏、解危济困匡扶正义的高公和监 

察御史。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每个人物都负载着某种 

道德伦理取向，正面的道德伦理价值与负面的非道德 

构成叙述张力。小说中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也 

是推进故事进程的关键情节，即顾阿秀施舍芙蓉屏。 

顾阿秀作为行走江湖的杀人越货的强盗，为什么会将 

劫掠的东西送于尼姑庵呢?其一，顾阿秀施舍的是佛 

家喜爱的芙蓉画，而非金银财宝，由此可以看出他并 

非真心施舍 ，芙蓉屏对于顾阿秀这个粗鲁的强盗来说 

没有任何价值，拿来施舍对他来说并没有多少损失； 

其二，顾阿秀作为强盗，其内心有某种罪恶感，对寺庙 

的施舍可以减轻这种罪恶感，这是小说道德教化最为 

用心的一笔：即使险恶如强盗，其内心深处也有某种 

“向善”观念。 

其他人物也同样负载了丰富的道德伦理 内涵。 

崔英之妻王氏在遇盗之际，面对杀人如麻的强盗，面 

对丈夫被撺入江中，随从被杀，极度镇定，委曲求全， 

其内心充满复仇火焰却以平静处之，保全 自己(包括 

节操)，寻找机会，并最终复仇团聚。王氏的复仇是对 

丈夫极大的忠诚，是道德伦理价值观的极端表达方 

式。高公恩义体现在处理崔英夫妇被害一案以及对 

崔英夫妇的私人关系的处理方面。高公在弄清楚崔 

英一案的详细情况 ，并掌握了强盗的行踪后，做了两 

件事情，一是引而不发，即在 自己没有把握的情况下 

没有对强盗实施抓捕，而是等待机会；二是得知崔英 

与王氏为夫妇后 ，并没有马上安排二人相见，因为当 

时王氏是尼姑身份，如果与崔英贸然复合，就会陷崔 

英及王氏于不义，这不符合佛家教义和做人的道德准 

则，另一原因是，高公必须弄清楚王氏是否真的没有 

失身、崔英是否真的对王氏一往情深。由此看出，高 

公行为的背后隐含了极为深厚的道德伦理内涵。以 

人物的行为方式为小说的道德伦理主题张目，当然会 

极具说服力，小说的道德伦理修辞也就达到了目的。 

其三，理想读者层面。费伦在解释理想读者时指 

出，理想读者是叙述者为其写作的那部分读者，与叙 

事读者同义，所谓“叙事读者”指“虚构世界内部的观 

察者，在有血有肉的读者的意识中被采纳，这种读者 

据此把虚构的行为视为真实的。与受述者的位置一 

样，叙事读者的位置包容在作者 的读者的位置之 

中。” 即是说理想读者是隐含作者设定的目标读者， 

是和隐含作者的立场、价值观以及道德伦理要求相一 

致的那部分读者，这部分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够感受 

到隐含作者设定的一系列叙事技巧和故事中人物道 

德伦理的内在张力，并在这种张力中形成阅读期待。 

话本小说由于道德伦理的安全策略，使其主题设置更 

加注重主流价值的宣扬，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在这 
一 基础上处于重合状态，因此，真实读者、理想读者、 

叙述读者等各种读者身份，会因为这种无可指责的道 

德伦理安全感而重合。因为，任何读者的观念偏移， 

就会伴随道德伦理的错位，其安全性就随之消失，对 

小说道德伦理的怀疑无疑伴随着对怀疑者的道德伦 

理审判，这是任何读者难以承受的道德之重。 

在《芙蓉屏》中，理想读者关心的最主要问题是崔 

英冤案能否昭雪、夫妻能否团聚。随着这种期待的逐 

步解决，我们发现，读者的道德伦理意识也随着隐含 

作者、人物的道德伦理而建立起来。因此，我们说， 

小说通过故事 的进程，一步步建立起作 者——文 

本——读者的道德伦理之链，使叙述呈现为一种传统 

价值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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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德伦理修辞作为叙事的内在动力 

《芙蓉屏》秉承话本小说一贯的线性叙述策略。 

这种来源于“说话”艺术的叙述方式在书面化转换中 

变得更加细密，剪裁更加讲究。话本小说的线性叙事 
一 般有两种模式，一是单线孽合式，即一条线索分蘖 

成多条线索，分头推进并在适当时机重合一处；二是 

多线聚合式，即故事一开始就表现为两条以上线索， 

起初这些线索并没有关系，随着故事进展逐渐发生关 

系并最终聚合一处。无论哪种叙述方式，其线索都会 

有一个聚合过程，其原因即是来自主题的深层次支 

配，即主题已经作为一种强势化存在左右故事的走向 

和结构方式。《芙蓉屏》很显然属于前者。 

崔英遭劫后故事分成两个重要显形线索：一是以 

崔英为线索；一是以崔英妻子王氏为线索。还有两个 

重要的隐形线索：一是崔英的冤案能否昭雪，正义能 

否得到伸张；一是崔英夫妇能否团圆。我们发现，显 

形线索的推进的动力系统恰恰来自隐形线索，也就是 

说，显形线索的层层推进主要达到的叙事目的就是隐 

形线索得到解决：正义战胜邪恶，道义得到伸张；夫妻 

永不捐弃；知恩图报。从而达到了以叙事来宣扬道德 

伦理的修辞 目的。 

复仇与团圆构成故事的内在道德压力，这种压力 

具有多重作用，首先是作用于作者。它使作者在创作 

的时候必须以解决这两个问题为目标，故事无论如何 

“敷演”，最后必须以问题的解决为各种线索的“捏合” 

手段。话本小说创作有两种重要的叙述策略：敷演与 

捏合，这种策略至今无人将其提高到叙述技法层面， 

这种来源于说话艺术的策略是艺人必备素质。所谓 

“讲论处不储搭、不絮烦；敷演处有规模、有收拾”-4 J， 

指出了说书人两种叙述方法，即议论和敷演，议论是 

发表自己观点，《芙蓉屏》中随处可见。敷演指使故事 

有规模，够长度，而收拾则是指“捏合”。所谓“捏合”， 

宋吴自枚《梦梁录》“小说讲经史”条指出“盖小说者， 

能讲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捏合”，所谓“一朝一代故 

事”是指故事的长度，而顷刻间“捏合”与“有收拾”意 

思相同，即故事收尾。这里“敷演”是在主题范围内的 

敷演，“捏合”则是故事的各条线索的汇聚，主题得以 

完成。敷演意味着线索的分散，捏合则是线索的聚 

合。《芙蓉屏》中，故事的敷演必须以复仇和团圆为中 

心，也就是说，复仇与团圆对叙述敷演构成道德压力， 

而捏合必须在完成复仇与团圆后才能进行。所以，复 

仇与团圆作为一种道德对作者的文本写作构成压力。 

二是作用于故事 自身。故事具有 自身的运行逻 

辑，一种道德压力一旦形成，其运行逻辑就已经定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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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任何对故事逻辑的偏离就会付出道德责任，这 

种压力形成故事中人物的行为规范，它好像无处不在 

的幽灵控制着情节分布。正是在道德压力作用下，王 

氏才隐忍偷生，并机智地逃脱，她不但成功地周旋于 

强盗群中，还在看到有寺庙的情况下，不失理智做出 

判断，即看是僧院还是尼庵。她极具心机，在题芙蓉 

屏的诗中暗含冤仇，遂使高公识破玄机，冤案获得昭 

雪的转机。对于高公而言，他安排夫人请王氏到其府 

上，以及接纳崔俊臣做塾师均高义出之，值得一提的 

是在摸清冤案来龙去脉及强盗住处等情况后，依然镇 

定应对等待时机。对于崔俊臣而言，他在面对高公做 

媒时，依然念及与王氏的糟糠之爱，并希望有团圆那 
一 天，遂对高公说，“明公恩德，虽死不忘，若别娶之 

言，非所愿闻”，高公感其忠贞情谊，遂使其夫妇团圆。 

这里，道德已经变成了人物的行为方式，换句话说，人 

物已经成为某种道德符号。人物的行为则成为一种 

道德符号标签。 

三是作用于读者。复仇、团圆是一种“文本 自携 

元语言”，即文本自身携带的，对解释构成压力的元语 

言，“当符号侧重于符码时，文本就提供了线索应当如 

何解释这个文本。”“因此，元语言不一定是外在于文 

本：文本往往包含了对 自己的解释方法。” 文本对解 

释构成压力，这里不但是体裁，还包括道德伦理修辞， 

这是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常见现象。《芙蓉屏》中，王 

氏的复仇、高公的恩德、崔英的情谊均作为一种道德 

元语言存在，其行为方式构成这种元语言的表达，因 

此，读者没有任何其他想法可以对这些道德行为进行 

怀疑。道德已经成为小说的通行元语言。当文本的 

道德压力变成一种没有争议的通行标准，隐含读者、 

理想读者的身份会变得毫无价值 ，因为任何对文本价 

值持怀疑态度的接受者，都会不忍卒读，因为他们受 

不起因文本价值带来的道德后果。只有那些对文本 

价值认同的读者才可能进入文本接受者的行列，这 

样，隐含读者、理想读者、真实读者就会在同样的道德 

面前重合为一。这里，道德伦理的显性表达带来的认 

知结果是作者、文本和读者承受了相同的压力。 

三、道德伦理“共谋"与文化元语言 

由以上论述可知，道德伦理左右了作者、文本、读 

者等叙述交流参与各方的行为方式，从而成为一种元 

语言，一种文本符码。因此整体读解《芙蓉屏》我们发 

现，作品的道德伦理修辞不是根据一方面因素建立起 

来的，而是各方面因素的综合，是从隐含作者到文本 

再到理想读者三个层面建立起来的立体的修辞之厦， 



是隐含作者、文本、理想读者“合谋”下的道德伦理修 

辞，缺少任一层次就不可能完成整个作品的修辞 目 

的。隐含作者方面首先决定了文本的道德伦理取向， 

设定了理想的接受人群；文本方面是语言、结构、技巧 

的一系列的文本自身因素，我们发现作品以芙蓉屏为 

线索，然后设计巧合，但巧合绝非纯粹的巧合，因为芙 

蓉屏在流转过程中不断增加信息，使线索的厚度不断 

得到增加，正因为线索信息量的增加才推动了巧合的 

生成，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道德伦理的价值诉求； 

理想读者方面，正因为隐含作者的道德伦理的价值取 

向，以及作品的形式技巧和道德伦理诉求两方面的修 

辞性说服，理想读者就会进入与隐含作者和文本一致 

的阅读期待，并逐渐站在和他们一致的道德伦理立场 

上去，从而形成隐含作者、文本与理想读者在道德伦 

理方面的修辞性“合谋”。这样，作为这种“合谋”的结 

果 ，结尾托名的诗就会变得顺理成章，就不会让人觉 

得它是一种画蛇添足式的存在，就会让人觉得那是隐 

含作者、文本与理想读者都在内心千呼万唤的一种道 

德伦理吁求 ，是合理的存在。 

赵毅衡在论及中国通俗小说的地位时指出，通俗 

小说是一种亚文化，它比正统文化更多地感受文化地 

位带来的生存压力，在“说教”方面，它比正统文化更 

加积极，“亚文化文本在文类等级阶梯的底端，离这个 

文化的伦理规范‘语法’过远，对亚文化文本的说教压 

力，不是减轻了，而是增大了。亚文化文本必须能娱 

乐大众，因此有强烈的离开规范的倾 向，这使伦理束 

缚更为必须。” 从中国文化的特征来看，中国儒家思 

想更加注重道德伦理，中国文化，包括文学在内无不 

受此影响，文学的“文以载道”传统就是这种影响在文 

学领域的集中表现。道德伦理传统已经成为一种“文 

化元语言”对文化起到规范作用。“社会文化的语境 

元语言，是元语言组成因素的最主要来源，可以称之 

为符用性元语言，即是文学与社会的诸种关系，引出 

的文化对信息的处理方式。”【 所谓“文化元语言”是 

指一种文化规范，一种文化规定性，它决定了文化的 

创造和解释方式。中国主流价值是中国文化的元语 

言，它决定了文化的创造和解释方式，是一种主流意 

识形态。这种来 自主流意识形态的压力不但规范了 

作者的创作、文本的故事主题，而且规范了读者的解 

释，压力充满文本从产生到接受的整个流程。 

文化元语言与话本小说的亚文化地位，使作者的 

介入式叙述成为话本小说基本的叙述方式，强势主题 

成为话本小说核心的原则。因此，话本小说的情节进 

程伴随着作者一遍遍的道德说教，这种说教一方面对 

故事进行评论，一方面起到纠偏作用，不但对故事中 

的人物行为进行纠偏，而且对读者的解释进行纠偏。 

因此，叙述高度可靠，作者、隐含作者和叙述者在话本 

小说中已经融合为一，这种合一性 自然要求隐含读 

者、叙述读者、理想读者和真实读者也融合为一。这 

样，在道德伦理层面，作者——文本——读者形成了 
一 种“共谋”关系。通俗小说在此就获得某种安全性 

“承诺”，这对于处于文化底端的话本小说来说至关重 

要。由此可见，《芙蓉屏》对正义、忠贞、节操等传统价 

值观的强调非常集中体现了这一点。但是应当指出， 

作为通俗小说，话本小说必须在“娱 目醒心”方面侧重 

于“娱 目”，因为它要靠读者生存，“醒心”，即教化，只 

不过是一种噱头。但在《芙蓉屏》中，故事曲折，引人 

人胜，并没有出现越出道德承受度的行为，这使这篇 

小说显得较为纯粹，而不至于挂羊头卖狗肉。但凌潆 

初“二拍”在清代一度被禁，以至于鲁迅先生在写作 

《中国小说史略》的时候，除了选本，再难见整部作品。 

虽然如此，从另一角度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整 

个文化环境为身处其中的所有人带来一种道德压力， 

只不过，作为文类底端的话本小说感受更为强烈，表 

现更为积极而已，这是其生存需要。正因为其道德伦 

理的正统化，话本小说从作者创作、文本表达到读者 

接受，都已经被这种道德文化 自携的元语言规范化 

了，不“共谋”也难。 

综上所述，凌潆初《芙蓉屏》的道德伦理修辞充斥 

了小说的各个层面，作者、文本和读者各层面均感受 

到了这种道德伦理的强大压力。也就是说，道德伦理 

修辞是构成小说的元语言，它规范了创作，规范了故 

事进程，规范了人物的行为方式和读者的释义方式。 

中国文化的“文以载道”传统是话本小说的传统元语 

言，它使身处其 中各色人等趋向一种道德伦理 “共 

谋”，这不是一种理论层面的结论，而是存在于中国人 

潜意识层面并左右古代中国人行为方式的一种文化 

宿命，它来源于儒家的价值观，只有到了“五四”文化 

革命时期才逐渐被打破，随之一种新的价值观才会在 

中国此后血雨腥风的历史中逐步摸索、建构。 

注 释 ： 

① 孙楷第《小说旁证》，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年版第 264页。孙楷第 

先生此条云“瞿佑此传⋯”，但《芙蓉屏记》出自李昌琪《剪灯余话》 

卷四，而非瞿佑《剪灯新话》，盖孙先生笔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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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卷，又可以窥视盐工群体的艰辛生活，进而探索盐 

业史发展的沧桑足迹。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长芦盐文化 

这座历史文化宝库中关于长芦盐业的历史以及有价 

值的文献资料、民俗风情等正在逐步趋于消亡。我们 

每天都吃盐，但是对于盐是怎么生产出来的；盐的直 

接制造者——盐工的生产生活状况、盐工号子等盐工 

文化已知之甚少。这些珍稀的文化遗产正在削弱，盐 

文化遗产的传承面临断脉。而盐工在长期劳动中形 

成的盐工文化，让当代人切实体验到盐工的艰难、拼 

搏与执着。我们要保存、继承盐工文化的丰富内涵， 

更好地认识盐的直接生产者——盐工，并将他们那种 

艰苦奋斗、团结协作、不怕困难的盐工精神传递下去， 

将逐渐被人们淡忘的盐工文化传承下去，并使盐工精 

神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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